
這天下班後，一個人走在梵德雷的街道上，由於部內會議進行的有些不順利，讓討論的時間延長

，以致於得在這個時間才能返回住處，只不過一下班後，自己並不是往山區城鎮的方向，而是往

中央城鎮走去。 
 
─不知道艾琳娜最近怎麼樣了... 
最近很少見到友人，於是打算去酒吧那裡打探一下她的近況，順便調配了一些可攜帶的外傷藥，

讓她在執行情報部的任務可以應急。 
 
但是當自己走到了酒吧，卻沒有見著女子的身影，連酒吧老闆都不清楚她去哪裡了。 
─大概是在任務當中吧？ 
心裡是這麼判斷著的，忍不住有些擔心艾琳娜的情況，但下一秒便放下了疑慮，因為自己很清楚

她的能力，畢竟她也是通過考驗、憑著一己之力進入了執行部，所以自己能做的就是投注信心並

且等她回來。 
 
將手中的藥盒遞給了酒吧老闆，請他轉交給友人之後，自己便從反方向返回住處。這時候時間已

經有些晚了，街道上沒有什麼路人，僅有路邊的高燈光線陪伴著自己，當身旁的景象皆被夜色覆

蓋更深，自己便加快了返家的腳步。 
正當自己穿越廣場時，突然發現廣場的石版道上有團黑色的形體，仔細一看好像是一個人倒在地

上，於是有些遲疑地，一邊觀察狀況，一邊踩著步伐走上前去探探狀況。 
 
─紅色？ 
映入眼前的是熟悉的褚紅色制服，是個軍人。於是趕緊蹲下身來將這名軍人扶起來，當自己將對

方扶正了以後，這才發現是一名少女，而且那頭熟悉的淺色頭髮，代表眼前昏去的人正是自己認

識的人。 
「...緋芙小姐？」嘗試用手拍了拍少女的臉頰和肩膀，「緋芙小姐，沒事吧？快醒醒！」但是對方已

然昏去沒有任何反應。 
 
─沒辦法了。 
看緋芙完全沒有醒過來的跡象，於是自己只好將少女背起，然後小心翼翼地帶著對方返回自己的

住處。​
 
順利回到了住處以後，將少女安置在自己的床鋪上，黃貓艾絲特看著自己的動作，不斷在自己腳

邊打轉，似乎是想看看這位陌生人是何人。幫緋芙將她一身艷紅的軍裝外套脫下後，便扶著昏迷

的少女躺著，棉被將她的身軀覆蓋住避免著涼，過程動作都十分小心且熟練。 
用臉盆打了些溫水，浸濕了毛巾將那沾了些髒污的臉龐輕輕地擦拭乾淨，然後稍微順了順她有些

凌亂的瀏海，看著對方。 
 
她此刻的呼吸淺淺的，表情看起來似乎有些疲倦，眼底有點陰影。 
─是遇到了什麼事情嗎？ 
雖然心裡對她突然倒在廣場那裡的原因有些疑惑，但眼下也只能等隔天早上，少女醒過來以後再

多做詢問了。 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

 
『喵－』 
「唔…」 
 
清晨的陽光透過潔淨的玻璃窗灑落在房內，映上了房內少女的冰藍色髮絲。平日冰冷的色調，在

此時多了幾分溫暖，連帶純白色的被單也減了些單調。 
 
溜進房內的光線悄悄爬上少女的睡顏、落在眼皮之外，等待著藏在裡頭的清澈湖水綠出來迎接它

，但一旁的一小片黑影正巧替少女的雙眼遮擋了光線，讓少女原先微微皺起的眉頭稍微舒緩了

些。 
 
逐漸恢復平和的睡顏在即將沉回睡夢之際，卻感到一陣小小的騷癢輕點在頰旁。 
 
『喵嗚～』 
「……」受不住這樣連續的小小攻勢，少女終於忍不住緩緩睜開眼── 
 
「…嗯……」湖水綠在陽光的映照下顯得透亮，漸漸對上讓自己不得不醒來的小小罪魁禍首。 
 
「……咦？」好像是終於察覺不協調之處，原本半睜的雙眼又打開了稍大一點的範圍，疑惑地盯著

眼前的柔軟小存在：「怎麼會…有貓？」 
 
才剛說完，小貓又將小掌往少女頰旁蹭了下，讓少女不得不慌忙地閉起一邊的眼：「咦？等等…」

雙手輕推開了小貓，一面用手輕輕順著小貓柔軟的毛，一面抬頭環視著四周：「這裡是──？」 
 
周圍的擺設相當陌生，雖然整體看來潔淨柔和，令人感到相當舒適，但畢竟是完全不熟識的場所

，還是不得不感到緊張。 
 
安靜的室內顯得心跳聲格外的清晰，正煩惱著目前的狀況之時，眼角餘光似乎瞄到了一抹金色的

存在。「？」毫不遲疑地將視線拉向目標，在看清對方的身影後，忍不住露出疑惑的表情。 
 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
就在自己手邊正在準備些食物時，一旁床舖的方位突然有了動靜，便轉過頭去正好對上了少女疑

惑的表情：「啊，醒了？」看她似乎還對此刻的狀況不甚理解的樣子，於是停下了切分三明治的動

作，先在一旁的流理台洗淨手部，用布擦乾後走向她所在的床邊。 
 
「好。」抬起手以手掌覆蓋在緋芙的額頭上，確認沒有另外因著涼而發燒的情況，另外單以視覺觀

察對方，確認她的臉色及精神狀態似乎還不錯之後，才將注意力移到她身旁那隻正在蹭著少女右

手腕的小貓。 
 
「艾絲特，不可以這樣。」推斷剛剛大概是黃毛小貓將熟睡的對方給弄醒的，於是便一把將之抱起

，然後放在地面上讓牠先到別處去。接著才又轉頭望向緋芙，語氣一貫平淡地問道：「還好嗎？現



在覺得如何？」 
 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
「沙夏小姐？」雖然出現在自己面前的是熟識之人，但緋芙面對現在這樣的狀況，仍是一頭霧水。

記得自己明明是在…… 
 
「！……沙夏小姐，我是不是…在廣場昏倒了？」突然意識到這情形和最初遇到莉莉嘉納陛下後的

情況頗相似，連忙向站在自己面前的金髮女子詢問。望著女子靜默的表情與平和的眼神，這才注

意到自己還沒回答對方的問題：「嗯…我不要緊的，並沒有覺得有哪裡不適。」輕搖了搖頭，向沙夏

示意自己的身體狀況沒有什麼不對勁。 
 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
「是嗎？」看緋芙此刻的情況確實是好多了，於是繼續回到流理台洗個手後再行處理食物。「等等

我們邊吃邊說好了，我準備了毛巾可以先去那邊洗個臉。」指了指放置在矮櫃上的毛巾及用品，然

後順便告知位於流理台後的隔間是盥洗室。 
 
少女看起來似乎還有些慌張，不過因為得在軍營操練以前將人送回去，所以也在一邊注意時間，

一邊準備早餐。本來緋芙若是還在昏睡的話，理論上自己也是得跑一趟軍營向她的上級報告這件

事情，但既然人已經醒了，即使還有些擔心少女的身體狀況，還是得讓她回去才行。​
 
​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
順著沙夏所指著的方向看了過去，上頭果然放了幾條乾淨的毛巾及盥洗用品。「…謝謝沙夏小姐，

那麼就打擾了。」緋芙小心地將東西捧下，向正背對著自己忙碌中的沙夏輕點了點頭後，緩緩走進

盥洗室。 
 
不斷以清水拍打著臉，腦海中的記憶還是那麼的模糊，彷彿介於夢與現實的夾縫中，揮之不去、

卻也無法緊緊掌握住……『因為對生前的執念太過強烈，所以化作了怨靈嗎？…真的有這樣的存

在？』 
 
拿起掛在一旁的毛巾擦拭，在移開面上的毛巾後的那一刻，雙眼直盯著自己於鏡中映出的面容

──「如果我太執著於追求某個目標…未來…也會在失足之際心生怨恨、化作……？」似乎是聽到

門外有什麼細小的聲音，緋芙趕緊將使用過後的用品妥善收拾、一一歸位，然後打開盥洗室的

門、朝外面探出頭。 
 
『喵嗚～』 
「咦？」方打開門，就發現腳邊有隻小小的存在正仰頭盯著自己，「…是、剛才那隻？」見黃毛小貓

始終只是站在自己的面前、久未離去，緋芙只好蹲低了身，將之輕輕抱起並走到沙夏的所在之處：



「沙夏小姐…這孩子……」一時不知道該怎麼跟沙夏說明小貓又跑回自己這，僅是先叫喚著對方，

等待她的處理。 
 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
將方才煎過的火腿、蛋、生菜...等等的材料一層一層地夾在白吐司裡面做成三明治，接著將之切

分成四等分裝在盤子裡面，旁邊放一點蔬菜沙拉和蘋果片點綴，從櫃子中拿出存放的果汁倒在杯

子裡，一份簡單的早餐就完成了。 
「好了。」準備好了早餐放在一旁的茶几上，自己站在桌子前面看了看內容。 
 
─這樣...應該可以？ 
因為自己平時並不習慣吃得太豐盛，而是簡單吃些三明治或者是別的，但就不知道緋芙的飲食習

慣如何，聽說軍宿舍內有負責準備膳食的人員，通常為了供應軍人一天的活動，吃食內容都不會

太差，如果自己準備的早餐她還可以接受的話就沒問題了。 
 
這時，淺藍髮的少女突然從自己身後叫喚著自己的名字，轉過頭去便看見她手中抱著艾絲特，用

有些不知所措的神情望向這邊，於是輕笑了一下：「我想，牠應該是想親近妳。」看了看黃毛小貓，

這孩子平時看見陌生人通常都會在一旁觀察了一番，確定對方沒有惡意才會靠近，而從昨天晚上

自己背著緋芙回來後，牠就一直在旁邊打轉很好奇的樣子，看來應該是喜歡她吧？ 
 
將小貓從對方手中抱了過來，接著向她說著：「我準備了早餐，先吃點吧？」等待對方坐在沙發上

了以後，自己才隨後坐下，「抱歉，我平常都吃比較簡單，希望還合胃口。」 
 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
望著桌面上餐點的鮮亮色彩，前一刻還略為渙散的精神立刻得到了小小的振奮，連忙抬頭回應沙

夏：「我平常也吃得很簡單，這樣的菜色沒問題的，看起來相當美味呢！還勞煩沙夏小姐準備這些

，真的…很感謝。」想到自己因一時大意而昏倒，還麻煩到沙夏為自己打理這麼多，就仍是有些不

太好意思。 
 
「…那我就開動了。」小聲地稍微知會了一下對方，便抬手拿起一旁的叉子開始用餐。 
 
自從入軍以後，像這樣和人在家中安靜享用一餐已經是相當難得的事情了。默默將一小塊三明治

緩緩送入口中，一邊思考著是否該和對方聊些什麼輕鬆一點的話題…… 
 
『咪嗚～』 
「嗯？」 
 
一道細小的叫聲將思緒打斷，緋芙疑惑地抬起頭，正好瞧見那安分待在沙夏身邊的毛茸身影，「沙

夏小姐，那孩子…都是吃什麼的呢？」在兩人用餐期間中一直待著的第三個存在，讓緋芙不得不

去在意這小動物都是習慣吃些什麼食物來填飽自己的小胃。 


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
「那就好。」聽到緋芙的回答覺得放心了些，於是便看著她動手吃著早餐，自己也端起了一旁的杯

子喝了幾口果汁，才開始開動。一邊用叉子串起了一些生菜吃著，一邊也稍微觀察了一下藍髮少

女的反應，而看她表情輕鬆地吃著東西的樣子，讓自己也有種正在與家人一起共度早餐時刻的錯

覺。 
 
─看來應該是不需要擔心。 
嘴角不著痕跡地微彎，自從前些年的事情以後，仍有些心繫她的身體狀況，畢竟她的身體比起一

般同齡的女孩來說較虛弱，各方面都需要更多的留意，只是與她的關係並不是直接的，而且少女

又是軍人的身分，照理說都是她的長官才能管理到她的狀況，自己頂多只能像每此的健康檢查這

樣的活動從旁關心而已吧？只不過今日看她的樣子比之前好了些，也感覺比較安心。 
 
正當想著事情時，緋芙突然向自己問起艾絲特的事情，於是便開口說道：「這個嘛...他都喝這個東

西。」端起一旁的小盤子，裡面盛裝著透明的液體，放置在小貓的面前，艾絲特見狀甩動著柔軟的

尖耳湊上前來，舔食著盤內的液體：「其實牠本來不是貓，是我幾個月前在商會買了一種叫做『菓

魚』的特殊生物。」看少女一臉不太明白的樣子，就再開口解釋：「聽說接受了人的血液就會換化成

動物，所以牠是因為我的血才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，只不過牠維生的方式還是跟動物不同，是用

最基本的葡萄糖來供給消耗熱量的。」 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
「原來是這樣。」前陣子確實有在街上聽到有關『菓魚』這種生物的傳聞，不過那段期間自己才剛入

軍，幾乎沒什麼空閒時間能到商會那一探究竟，今日能親眼目睹這神奇的生物，確實讓緋芙感到

了不小的驚奇。 
 
「……」默默觀察起眼前正開心享用專屬於牠的早餐的小動物，幾乎忘了繼續用餐，直到對方察覺

到了自己的視線而抬頭看了過來，緋芙才趕緊將視線移回手邊的早點。 
 
悠閒寧靜的早晨，不同於平日吵鬧的軍團食堂，緋芙忍不住多環視了下四周，簡潔的環境在晨光

的灑落下顯得格外溫馨。雖然不同於多數住宅分有隔間，但這一方簡單的空間已讓人完全感受到

了滿懷的暖意。 
 
「…沙夏小姐是一個人住嗎？」收回環視了幾圈的視線，緋芙看向坐在對桌的沙夏，開口道出了自

己的疑惑。 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
「是…不過正確來說我是從家裡搬出來，一個人租房間的。」放下了手中的三明治說著，然後拿起

一旁的杯子，「住這裡來往執行部比較方便。」 
 
雖然通勤倒也沒什麼問題，只是自己一忙碌起來，可都是很晚才回到家的，一方面因為自己工作



上的便捷，另一方面也為了怕打擾到家人的作息，所以升任執行官以後就決定搬出來了。 
 
過了幾分鐘才意識到某件事，「啊…不好意思，都讓妳先說話呢。」也因為方才緋芙提起了居住的

問題，於是自己也有些好奇地問道：「緋芙小姐之前是住家裡吧…住軍宿舍會有不習慣的地方

嗎？」 
 
-------------------- 
 
「不習慣嗎？…住宿方面的話是沒有，畢竟自己在家也是單獨一間房。」放下了叉子，雙手輕輕捧

起一旁的果汁小啜一口，幾秒後才又開口：「用餐的時候就特別的不一樣了。」望著杯中輕微晃動

的液體表面，開始回想起剛進入宿舍生活的那段日子── 
 
「因為是統一在食堂的關係，沒有固定的座位，每次和自己同桌的人都不同…剛開始的幾天，確實

對這樣陌生的狀況感到些許緊張呢。」放下了杯子，抬頭對著沙夏留下個靦腆的淺笑。「不過，沒

多久就認識到了不少人，甚至還找到以前就見過面的朋友……」說到此，笑容就稍微加深了些：

「軍營那邊，幾個月前對我來說還是個完全陌生的地方，但如今──」 
 
「？」感覺腳邊似乎有什麼正輕輕蹭著自己，轉頭看去果然是那熟悉的小身影。 
 
輕輕對著小貓微笑了下，再轉回頭繼續未完的話：「那裡對我而言…也算是另一個家了吧？…是

個熱鬧、有著另一種溫暖的家。」面對著沙夏，緋芙帶著淺淺的笑容說著那個地方如今帶給自己的

感受。 
 
「……啊、抱歉，一想到一些回憶忍不住就多說了。」趕緊再度拾起擱在一旁的叉子、繼續未用完

的餐點，黃毛小貓也以輕快的步調縮回沙夏身邊。 
 
-------------------- 
 
「這樣阿...」聽著緋芙一邊說著，表情比平常不同像是多了點溫度，笑容看起來如同從寒冷的冬日

探頭出現的暖陽一般，悄悄地溫暖著人的心。看來從軍了以後，經由接觸許許多多不同的人，感

受著群體的生活方式，也讓她也比以前活潑了一點。 
 
「聽起來，真的很有趣。」似乎是感染到了藍髮少女的情緒，自己也忍不住被牽動，同樣以微笑回

應著她，然後才舉起杯子輕啜了口裡面的果汁。 
 
接下來，緋芙與自己便一邊吃著早餐，一邊隨意地閒聊著，艾絲特則是安靜地靠在自己的腳邊，

用水靈靈的綠眼看著正在兩人，長長的尾巴晃動著，甚至有時候接收到了眼神，便輕輕地「喵─」
了一聲，耳朵靈活地轉動，像是在回應著什麼。 
 
等到早餐用畢，先是用紙巾擦了擦嘴巴，然後才將話題稍微轉向到自己有些在意的問題：「那麼，

我就還是問了...」問著問題的時候，語氣和表情都保持著溫和，「緋芙小姐，昨晚為什麼會ㄧ個人

倒在廣場呢？」雖然對方的狀況目前看來都很好，但自己還是想知道少女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，

印象中緋芙是個文靜且做事也謹慎的女孩，沒有同伴的情況之下，一個人在半夜且超過規定的時



間走出軍營外，不太像是守規矩的她會做的事情。再加上突然昏倒在廣場若不是身體狀況異常，

就是遭遇到了什麼事情，這樣想來確實是有些令人擔心。 
 
-------------------- 
 
「啊…這件事……」聽到了沙夏丟予自己的疑問，緋芙輕放下手中的叉子，稍微將身體離開桌緣一

點距離，然後抬起頭直視著對方。 
 
「我想，沙夏小姐應該也有聽說過近日國內那些被頻繁傳播的…傳說吧？」在提到傳說二字時，口

氣稍作了停頓，明顯藏著不確定之感。 
 
「我本來是認為那可能僅是幾位國民過於勞累、產生了幻覺後，一時糊塗而產生的誤會。但…」頓

了下，平放在雙腿上的兩手開始輕輕交握著，「這幾日外出時，夜晚總感覺到有不尋常的氣氛，而

同一時間身邊總會出現陌生的影子……不、」雙手不自覺的收緊，良久，才又緩緩開口：「也不能說

是陌生，那些容貌確實…和傳聞中所述的相同，都是逝去的年輕女王陛下們……」說到此，連緋芙

都開始對自己所說的話感到不確定，畢竟自己原本也覺得這一切都僅是場誤會而已──雖然那之

後被收在軍服口袋中的深暗黑水晶明顯告訴自己這一切並非幻覺。 
 
抬眼看了一下表情始終平靜無波的沙夏，有些勉強地將昨晚的情況說明完：「昨天晚上在廣場閱

覽書籍時，又再次遇到了同樣的狀況……醒來後，就是稍早的情形了。」 
 
語畢，緋芙維持著雙手交握的動作，許久未再抬手拾起叉子。 
這些事情自己一直未向任何人提起過，畢竟對於科技正快速發展的梵德雷而言，這樣超現實的際

遇怎麼想都應該已是過去時代的巫師才會提出的言論──若撇開有人刻意施展幻覺魔法作弄的

話。 
 
諸多未解的謎題讓緋芙陷入許久的沉默，自己並不清楚沙夏對此事的看法如何，實在也不好多做

討論。 
 
-------------------- 
 
聽見藍髮少女說到了關於女王幽靈事件的時候，眼睛微睜有些意外的樣子，即使外人看來可能是

沒太大的情緒起伏，「...原來如此。」只是自己內心所想的並不是對事件本身，而是她遭遇到事件

這件事感到有些訝異。 
 
臉些微瞥向一旁，一面看著艾絲特正忙著低頭，用小巧的舌頭將盤內的葡萄糖舔舐乾淨，一面想

著前些日子自己在執行部所遇到的事情，「其實，我也遇見了...」回想著那個時候的追尋到中庭的

過程，以及昏倒後所夢見的事情，過了幾分鐘才緩緩地開口向緋芙說著這句話，自己大概可以想

見對方下一秒可能會是意外的表情，便隨即露出苦笑：「雖然感覺有些不真實...」 
 
雖然聽說過傳聞，但那當下自己也僅當作是個特異的夢境，並未向他人提起這件事。不過自那之

後自己隱隱約約地可以聽見耳邊傳來了少女的歌聲，那聲音輕淡有如風聲，如影隨行。就這幾天

的精神有些不在水平上的狀況來看，自己並沒有辦法否絕幻聽這個選項，卻也無法合理懷疑它的



真實性，畢竟也算是親身經歷過。 
 
看緋芙還有些遲疑的表情，像是擔心著這邊會對她的話語加以猜疑，於是以平緩的語氣說道：「所

以，我相信妳。」同時表達著對她的信任，示意要對方不用疑慮。 
 
 
-------------------- 
 
「？！……原來、沙夏小姐也遇見了？」平日給人正經實際感的沙夏如今卻也平靜道出自己有過

相同的遭遇，不禁讓緋芙感到些許的不可思議，但同時又像是多了個有力的證據般，讓自己更能

放膽去思考這接連不斷的奇異事件。 
 
「那沙夏小姐遇到的是哪一位女王陛下呢？」這幾日在軍營那邊已聽到不少有過此經歷的例子，

但遇見的過程都不盡相同，聽來顯然不是只有少數兩三位女王出沒而已，光自己一人的遭遇次數

就有些太多了點……想到這裡，就又覺得頭一陣昏眩。決定暫不提起自己遭遇的多寡，先行關心

沙夏那邊的狀況：「還有…遭遇之後，沙夏小姐的身體狀況還可以嗎？」 
 
-------------------- 
 
「這個阿...是第四任女王，莎菲娜陛下吧。」雖然沒有實際看過女王的面容，但從以前看過的紀錄

以及偶爾可以從國內其他地方看見的女王的肖像畫來看，自己所遇見的應該是〝本人〞沒錯。聽

見緋芙的問題後，又再回想了一下當時候的情形，「那時候也是突然不醒人事了，雖然是勉強可以

正常作息和工作，偶爾也會感覺頭暈之類的...」不過睡眠不佳引發貧血的可能性也是有的，因此

自己也沒辦法完全斷言身體的狀況是事件引起的，只是至少經過那次事件以後，睡眠品質低下是

事實。 
 
「不過我的狀況算還好...我想緋芙小姐要多注意身體狀況呢。」即使說是超出現實的，但也不能否

定沒有任何影響，至少對精神方面就有可能，這也讓自己對原本就偏體虛的藍髮少女多上了點

心。 
 
-------------------- 
 
「咦？嗯…我會注意的……抱歉，還讓沙夏小姐擔心。」聽到對方對自己的叮嚀，緋芙立刻收起想

深入了解事件的一絲積極、換上淺淡的微笑，並將原本擺放在藏有數顆黑水晶口袋旁的手掌不著

痕跡地移開，決定還是別再給對方多餘的擔心。心裡也默默祈禱昨晚的那次遭遇將是最後一次的

撞見經驗。 
 
「莎菲娜陛下嗎？…看來沙夏小姐和我遇到的並非同一人。總之──」緋芙將藏於桌下的雙手再度

置回桌面上、拾起擱在盤緣許久的刀叉，「還是希望這類的事件別再增加受到其影響的人了，稍有

戰鬥能力的人也許能有所反應無法預料的突發狀況，但若是手無寸鐵的居民……」停頓了幾秒，

接下來的話細微得幾乎難以聽聞清楚：「實在難保不會有什麼危險。」話音落下的同時，眉間微微

蹙起，雙目中也透著層層擔憂。 
 



-------------------- 
 
「是啊...」緋芙說的話正巧也是自己心中的擔憂，如果只是一般的事件還好，但是事關過去的女王

們，似乎也讓整起事件變得複雜了起來。「不過，大概也只能先等待吧...」雖然還不是很確定，不過

自從事件發生了以後，情報部和研發部兩邊似乎開始有了動作，也許再過不了幾天就有什麼進展

也說不一定。 
 
─沒想到竟然如此呢。 
忍不住在心中喃喃，淺色的雙眉不著痕跡地皺了一下，又隨即恢復成原本平靜的表情。 
 
接著，轉頭便望見少女擔憂的眼神，於是便露出要對方舒心的微笑：「也許會有什麼解決方法，但

目前還不是需要憂慮的事情，不用擔心...」說完後，一手摸向長裙的口袋中，取出自己隨身的懷錶

看看時間，「恩，還有些時間...」看緋芙似乎也快將早餐吃完了，於是將懷錶重新收回袋中，然後收

拾起自己的碗盤：「等一下，我們就一邊散步，然後一邊送妳回軍營吧？」 
 
-------------------- 
 
「好的，真的十分感謝。」回應了對方如同窗外晨光般溫和的笑容，才又繼續了移動叉子的動作、

低頭將盤中剩餘的最後一片蘋果送入口中。待用餐完畢後，緋芙緩緩站起身、將使用過後的餐具

一一堆疊起來，循著沙夏前往的方向來到了她的身旁，小心翼翼地將手中的餐盤及刀叉放在流理

臺旁準備一同清洗。 
 
清水流過盤底，淅瀝的水聲不時傳入耳中，輕輕拍打著緋芙腦中的思緒。雖然決定暫時別再提起

自己的遭遇，免得讓沙夏更加擔心，但方才的對話仍是讓自己不得不去思考這已經遍佈全國的靈

異現象及其背後可能隱藏的其他秘密。 
 
「……」沉默地完成了餐盤的清洗動作，並交由一旁的沙夏將之擺回平日放置的地方。緋芙緩步走

回大廳，思緒並未隨著方才的水聲停止，而是持續盤踞於腦海之中，直到腳邊又被細微地蹭了幾

回，才停止了好一段時間的思考、低下頭去查看。 
 
「啊…」似乎是早猜到會是誰，緋芙沒有過多的訝異，反而是輕聲的嘆道。蹲下身去輕撫著對方柔

順的黃毛，小聲地說著：「…我要回去了，很高興能夠認識你，日後有機會的話再回來看你喔。」單

手在黃毛小貓的背上來回撫過了幾回，最後輕輕順了下對方小小的頭頂和頰邊才緩緩將手收回

並站起身。 
 
兩手一邊順著裙擺，一邊轉頭看向身後以毛巾擦拭著濕漉雙手、正走回來的沙夏。「剛才已經確認

過隨身攜帶的物品了，隨時可以出…」『喵～』「？」循著聲音望去，小貓不知何時已蹲坐在兩人之

間，望了眼沙夏和緋芙，便悠閒地開始舔舐自己掌邊的毛髮，待兩邊都梳理完畢後，才又站起身、

抬起了頭並睜著晶亮的雙眼來回望著兩人。 
 
-------------------- 
 
在緋芙的主動幫忙之下，餐具的清洗和清潔整理馬上就完成了，接著自己將掛在門旁的薄外套穿



起，等著藍髮少女整裝完畢。「好了嗎？那我們可以出發了。」看她將軍服大衣重新穿上後，才拿

起鑰匙走到玄關，準備和對方一起出門。接著，默默地看著緋芙穿著那身褚紅色的軍服的姿態，

雖然本質上仍然是她沒錯，但儼然已經有一位軍人的樣子，這讓自己不經意地微笑了一下。​
─和之前不同了呢...​
大概是因為一邊吃著早餐時，一邊聽著緋芙說關於軍宿舍的生活的關係，現在就實際感受到了，

她的確和以前內向封閉的樣子不太一樣。 
 
此時，艾絲特不知何時已經跑到兩人之間，然後發出了愉悅的叫聲，於是自己對上緋芙有些疑惑

的表情說道：「她平常的早晨，都會跟我一起散步。」解釋完了以後，便打開了房門讓藍髮少女及黃

毛小貓先行走出，最後自己將房門確實鎖上之後，就與對方一同走下了公寓大樓。 
 
走出了住處，馬上就感受到陽光灑落的溫暖，這也讓兩人的心情有了個好的開始。保持著舒適的

步調，與緋芙慢慢地走在山區城鎮的街道上，這個時間因為還稍早，所以一路上很安靜沒有什麼

人經過，也就是因為如此，自己特別喜歡在這段時間散個歩，讓心情稍作沉澱了以後才投入一天

的工作當中。 
 
「今天我會發個信呈給第四軍團長。」轉頭向走在自己身旁的緋芙說道，雖然不太熟悉軍人的獎懲

體制和規矩是什麼，但她無故沒有在軍宿舍的門禁時間返回，想必應該是會多少受點責難吧？

「我想...緋芙小姐可能免不了被質詢，但畢竟是我擅自將妳帶回我的住處，所以有責任要解釋這

件事。」一邊走著，一邊以平時公事公辦的平淡語氣說著。 
 
-------------------- 
 
從踏出門口至今，緋芙率先煩惱的事情的確就是昨晚未準時歸回軍宿舍，向來行事謹慎的沙夏果

然也想到了這點。 
 
確實如沙夏所言，自己之後是有必要解釋未遵守門禁的原因，更免不了按軍中的規矩執行一定的

懲處。雖然覺得再讓沙夏小姐一同解釋緣由就實在麻煩她太多了，但對方的最後一句話讓緋芙再

次感受到她強烈的責任感，加上自己過往婉拒沙夏實踐她所下的決定通常都行不通的經驗，緋芙

也就沒再多言，僅是向對方輕點著頭：「好的，麻煩沙夏小姐了。」 
 
「不過…」沉默不到幾秒鐘，緋芙立刻接上下一句話：「這畢竟是我自己的不謹慎，所以沙夏小姐也

請別太在意，何況要是沒被沙夏小姐發現…我可能至今仍處於昏迷狀態、更加虛弱了。」對於責任

感重的沙夏，緋芙特別強調她當時的行動是保護了處於昏迷的自己，比起暫時的懲處，自己現在

仍能平安才是更加重要的。 
 
-------------------- 
 
大概也了解她所擔心的部份，於是便回答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也請妳不用在意。」其實自己最主要也是

認為以緋芙的性子，大概會開始煩惱這件事，於是才提出這項提議。不過看她反而是在意起這邊

的感覺，倒讓自己有些過意不去了。​
 
這時，走在兩人面前的艾絲特，突然像是發現了什麼有趣的東西一樣，向著前方直撲而去，接著



就看見山區城鎮的圓型拱門前，有一群正在地上歇息的鴿子，黃毛小貓飛快地奔過去，把那些鴿

子都嚇了一跳。起初鴿子們僅是一張張純白的羽翼展開，拍翅的聲響在耳邊呼嘯而過，接著便以

兩人為中心直飛而上。 
 
-------------------- 
 
望向飛往藍天盡頭的一雙雙白翼，緋芙忍不住呢喃：「從小就一直覺得…梵德雷的藍天真的相當

美麗，生活在這樣無邊的青空之下，感覺所處的世界是多麼的寬廣。甚至會想著每日陽光灑落的

地方，是否還有哪一處角落的美好正等待我們去發現。」 
 
「但是…」低下了頭，沉默幾秒後才又繼續說下去：「同樣是無邊無際的藍，也有地方是深邃而暗沉

的。」盯著眼下因緩步走動而跟著慢慢向後移去的石板，灰白的色調因沾上了晨光的淡金、顯得溫

暖而不冰冷。 
 
「我們一直都生活在踏實又溫暖的世界，繁花、綠葉、翠山……想發現什麼就只管往前走，即使無

法再前進，當下的溫暖及鮮麗卻也足以讓我們享受好一段時間。」自從女王陛下決定了釋放戰俘

的那一日，自己時不時地就會開始思考起『另一個藍色世界』的事。 
 
查覺到自己又在想這些事情，緊接著轉頭對沙夏說道：「抱歉，一時不小心說多了。我只是在想

……近幾代女王的離開都與過去和艾殷科吉諾的戰爭有關，她們的突然現身…是否是在警告著我

們什麼？」 
 
-------------------- 
 
「是嗎？也許是這樣。」在振動的羽翼吸引著自己抬頭去注意頭頂的藍天時，耳邊傳來了緋芙的呢

喃。不得不說，梵德雷確實是個富饒安定的國家，雖有階級之分，但人民的生活基本上可說不虞

匱乏，即便是與海國長年的戰爭，卻也能夠短時間平定著國內外，可見得一般。 
 
相較之下，未知的那個深海國度，又是如何？ 
 
雖聽說海底國環境嚴峻、資源短缺造就了人民的強韌，但過去連年的軍海開戰，應當是影響到人

民生計許多，即使如此兩國仍是處於隨時一觸即發的狀態。然而令自己不解的其實是兩國開戰的

目的，是為了生存？為了尊嚴？兩者皆有意或是兩者皆無？從歷史發展看來，認為這已不僅僅是

單純為了某個目的而戰了，要自己說的話可能是連綿不斷的怨氣連鎖，又或許有什麼未知的、蠢

蠢欲動著的事物。 
 
六月的戰俘解放，自己似乎隱隱約約開始發現有什麼不同了，只不過前方的景象仍然是走馬看

花、隱晦不清。「也許是警告、也許是某種象徵意義在...」收起了抬頭望向藍天的淺綠雙眸，低頭望

向了緋芙那雙湖綠，「若近期的事件與國情有關，我會希望是夠改變什麼...」 
 
也許每個人所期望的，僅僅只是不要再有無謂的苦痛，但戰爭只會讓仇恨延綿不斷，不會是種撫

慰的方式。 
 



-------------------- 
 
「嗯，我想…不久之後就會有答案了吧？」緋芙雙手自然地交握，認同般地輕輕點了下頭。 
 
大概是自己身分的關係，總是會對這些特殊事件格外敏感，但如今這次的事件實在過於突然，在

毫無前因可循的現下，果然還是只能將其繼續擺放於傳說的位置上。 
 
「雖然我是為了守衛梵德雷而入軍的，但果然……還是會是否有戰爭以外的解決方法。我想女王

陛下也是基於這個原因而宣布釋放過去的戰俘吧？雖然…以她的身分而言，真的將此直接付諸

行動是顯得有些衝動了──」抬起頭望向王宮的所在之處，在晨光的照耀之下，高起的圍牆與陽光

的接合處呈現了淡金色的朦朧感，遠遠看去顯得相當莊嚴，卻也因晨光的柔和而少了點孤立及疏

離感。 
 
「不過衝動歸衝動，陛下的自信有時卻意外地又讓人感覺會有點打破現狀的希望，想來還真是不

可思議。」凝視著座落於蒼穹之下的宮殿，以極小的音量說著。 
 
「若真能有些改變自然是好，但不論結果如何，還是會有讓我們自己親自抉擇的時候，我想…目前

也只能依著自己的意志繼續前進了。」緋芙收回了視線，單手輕握著一直帶在身邊的銀色墜飾，如

往常一般地在心中默默提醒著自己前進到此的理由。 
 
-------------------- 
 
與淺藍髮色的少女望著相同的方位，雖然緋芙的聲音小到幾乎流入了空氣之中，但自己仍然聽見

她的一字一句，也可感受到她的意志。 
 
「若是這樣就好了。」向緋芙露出同意似的淺笑，而後走過她的身旁，淡金色的髮尾輕微揚起，與

晨光溫和地揉合在一起，「雖然我們沒有辦法預知接下來會發生什麼...」嗓音沉聲說著，眼神似乎

閃過了些什麼。 
 
自己無法很確定，梵瑟斯陛下的做法究竟會是讓軍海之間的對立消弭，抑或是會掀起另外一場風

暴，但不可否認的是確實是有突破現狀的感覺，以往也都只會採取保守、以己方國家為考量利益

的優先，這是頭一遭由上位者發出的一道有力的命令，雖然不能說是很完善，甚至就像少女所說

是非常衝動的作法，即使自己對於未來國情的發展還有些擔憂之處，卻也因此而有了些〝也許〞

的期待。 
 
「我想，需要我們使力的部分還很多。」一邊想起了祖母的話語，一邊回應著：「即使尚未明朗，但

人都是需要前行的。」回過頭，淺綠似遠方那青翠的林葉流轉，「我相信緋芙小姐同樣也可以踏著

堅定的步伐的。」 
 
 
-------------------- 
將視線移往站在自己前方不到幾步的女子，對方逆著晨光的溫和笑容及那對自己的十足肯定使

緋芙再度憶起了幾年前和對方相遇的那一日──那讓她打破心防、願意再堅持向前的笑容。 



 
凝望了一會兒，緋芙也跟著牽起了嘴角，展露了因連日忙碌而許久未見的真心微笑。 
「真的非常感謝…沙夏小姐也是，我們各自朝自己的方向努力前行吧。」當然這不僅只為了梵德雷

，也是為了自己的目標以及…身邊重要的人們。 
 
自己會踏上軍人這條路，也是想藉由自己的能力親自守護身邊的這些溫暖……不論未來會有什

麼樣的變數，至少這一點是永遠不會改變的，她始終深信著。 
 
『咪嗚～』 
「？」似乎是因為感興趣的鴿子皆已飛散而只好跑回來的黃毛小貓，在發現兩人駐足了好一段時

間後終於發出了細小的叫聲。 
 
注意到叫聲的緋芙低下頭看去，也對小貓露出了溫柔的微笑：「抱歉讓你久等了…」邊說著，她蹲

下了身輕輕撫摸著小貓的頭頂和脖頸，「──我相信你也是的，對吧？」 
 
『咪嗚～』不知是否是真的在回應緋芙的話，黃貓小貓僅是舒服的瞇著眼輕叫了一聲。 
 
-------------------- 
 
「恩，一同加油吧。」同她說著，看她與小貓的互動忍不住一陣輕笑。 
 
人的意志是這麼的不可思議，似乎可以將眼前的陰霾轉向一片光明的感覺，若是如此那麼即使遠

方等待著自己的可能是片泥沼，卻也可以憑著堅定的意志繼續跨步向前。 
 
「時間快到了，我們走吧。」向正與艾絲特愉快互動的緋芙說著，提醒她該繼續上路了。她趕緊站

起身來跟上自己，黃毛的小貓兒更是越過兩人一步，搶先走在前面，像是想當這邊的嚮導一般。 
 
不畏那未知的彼方繼續前行，這是我們所要做也是必須要做的。 
 
 
 
《The end》 


